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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自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问世以来，那把小扇是否
实有其物，便成了读者心中的疑问。而且，如果实有其
物，它的下落如何，更是不少人想知道的。笔者为弄清这
两个问题，多年进行寻考，现把寻考结果奉献给读者。

孔尚任在《桃花扇始末》中说：“香姬 （李香君名
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有龙友小史（书
童）言于方训公者。”方训公当时在桃花扇故事的发生地
南京做官，看来此事不会有假。孔尚任的《桃花扇小识》
说，桃花扇是“妓女（指李香君）之扇也，荡子（指侯方
域）之题也，游客（指杨龙友）之画也”，说明了桃花扇
的成因。据侯方域《壮悔堂文集》等史料记载：侯方域在
崇祯十二年五月去南京应己卯科乡试期间，在朋友的介绍
下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识，两人一见钟情。陈其年《妇人
集》中说：“姬与归德侯方域善，曾以身相许，设誓最
苦。”其誓词由侯方域和李香君的介绍人之一陈贞慧（定
生）保存了起来。后来侯方域受阉党迫害，将被逮捕入
狱，离开了南京，有权奸要娶李香君做小老婆，李香君

“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血溅扇上，画家杨龙友“借血
点而染花”，因此成了“桃花扇”。当时在南京的作家余怀
记载南京秦淮河畔妓院诸事的《板桥杂记》说：“生（指
侯方域）与香定情之夕，以宫扇一枝为赠，生去，香把玩
不离手，田（田仰）使往劫时，香坠楼不死，血迹溅扇
上，杨龙友就血点添写枝叶，为折枝桃花，香觅人以扇寄
生，生感之，为作《李姬传》。孔云亭（孔尚任）谱《桃
花扇传奇》记其事。”余怀是侯方域的朋友，也和李香君
相识，关于桃花扇的记载这样详细，桃花扇真有其物是确
实的。

那么，桃花扇原本在李香君之手，后来到底流落到了
何处？有传说认为，李香君后来随侯方域来了商丘，把这
把扇子带到了侯家，李香君与侯方域原配常氏相处和睦，
把这把扇子传给了侯方域的女儿。为查明真伪，我翻看侯
方域著的《壮悔堂文集·答田中丞书》，文中说：“仆（指
侯方域自已）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
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
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
见。”由此来看，所谓李香君把这把扇子带到了侯家、传
给了侯方域的女儿是子虚乌有。

我采访明朝末年与侯方域一同被世人称为“为天下持
大义”的“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后代陈舜肃女士时，听
她说陈宴生知道有关桃花扇的事，于是，我采访了陈宴生
先生。陈宴生先生也是陈贞慧的后代，他向我说：“陈家
是从江苏宜兴迁来商丘的。我的祖宗陈贞慧的四子陈宗石
是侯方域的女婿，是侯方域和陈贞慧在患难中为儿女订的
婚。后来陈家败落，陈宗石十四五岁时跟他父亲陈贞慧来
商丘入赘，从此就在商丘落户，成了商丘人。陈宗石有二
子：陈履中和陈履平，都做过京官。后来陈家代代都有做
官的。”我问他桃花扇的事，他说：“桃花扇确实一直在陈
家。清末咸丰年间，陈贞慧的七世孙陈重还中了举，桃花
扇就由他保存着。”

怪不得商丘有那么多关于桃花扇一物的传闻，原来
如此。

陈宴生先生还说：“据说还有李香君自己画的小像。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了商丘，因为当时在家休
养的御史陈坛带兵守城，归德城被攻破后陈家的人都受陈
坛的牵累，几乎被杀光，有人就到北京找陈重。在京里做
官的陈重听说后就回家来，把陈氏家产收拾收拾，重新修
建了第宅，陈家不久又兴旺起来。后来，陈家有俩人拿着
桃花扇上北京献给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祖母是陈家的
闺女，袁世凯赏给两个知县的官。”我问他桃花扇是由李香
君传到陈家的吗，他坚决否定说：“根本没有此事。”

陈宴生说桃花扇后来落到了陈家，但至于是怎样落到
陈家的，他说不清。

后来我读到 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郑逸梅著的
《艺林散叶》，得知郑逸梅曾向人介绍过桃花扇的下落：
“李香君之桃花扇，藏侯壮悔（侯方域字）后人家。曾持
之至北京，民（国）初，陶伯铭犹于市上见之。扇为折叠
式……扇正（面）背（面），清初人题咏无隙处。且以紫
檀为盒，内衬白绫，绫上亦有题识。伯铭欲购之，而（持
者）索值五千金，难以应。其人持去，再访之，已无踪迹
矣。是扇张伯驹 （河南项城人，袁世凯老乡） 曾目睹
之。”桃花扇“藏侯壮悔后人家”，也证明桃花扇确实传到
了商丘古城；联系到陈宴生的口述，桃花扇应该是在归德

“七大户”之一的陈家保存了很长时间。但还不清楚由侯
家传到陈家的过程。

后来查到张一民先生著的《〈桃花扇〉真迹考》，读
后觉得张一民先生掌握的资料比较丰富、具体、翔实，且
透露出了一些桃花扇的流落痕迹。文中说：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 2006年出版的《明清遗书五种》中收有陈重的《花
著龛诗存》，里面有一首题为《阅桃花扇传奇》，中有“板
桥留合壁，扇底记曾窥”句。注说，“原扇存振斋从兄
处，并另有一扇画香君小像。香君母（假母）贞丽，有为
先处士公（指陈贞慧）画扇一柄，远山一角，绝似云林，款
书：‘定生词宗’。字亦淡雅有致。下署‘贞丽’二字，盖一小

印，印泥鲜艳如新，存可斋从兄处。”陈重是侯方域的亲家
陈贞慧的七世孙。陈贞慧是明末“复社”中坚，在南京因
与“复社”名士吴应箕等写揭露阉党头子魏忠贤的干儿子
阮大铖的罪恶老底的《留都防乱揭》，名振一时，后来阮
大铖做了南明朝中大官，将他逮捕入狱，后被人救出；入
清后隐居不出十多年，著有《陈处士遗书》，所以陈贞慧
被称为“处士”。陈贞慧的第四子陈宗石十四岁入赘侯
府，所以不但得以收藏其父陈贞慧的遗物，也得以收藏侯
方域遗留下来的李香君的遗物，其中就有杨龙友钩染的桃
花扇，另外还有一柄绘有“香君小像”的扇子，传予后
代，曾保存在陈重的从兄陈振斋处。陈贞慧是李香君的假
母李贞丽的相好，李贞丽为陈贞慧绘的山水画扇，也由陈
贞慧传给了后代，保存在陈重的另一从兄陈可斋处。陈重
的诗注也不是一家之说，清乾隆时著名诗人王文治有《题
薛素素自写小照为陈伯恭太史二首》：“（一）清箫画里欲黄
昏，风景依稀认白门。休话当年金粉事，板桥秋雨没苔痕。
（二）香君小像断纨存，扇上桃花若有魂（伯恭令叔澂道人藏
有李香自写小照）。惆怅南都风月稿，只今收拾付梁园。”王
文治为江苏丹徒人，清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侍读；擅书法，
精鉴赏，工诗词，著有《梦楼诗集》。这两首诗收在《诗
集》卷十四，是写给陈伯恭（陈宗石的重孙）的。陈伯恭
名崇本，清朝乾隆四十年进士，曾官宗人府府丞、署副都
御史。陈宗石长子履中、次子履平俱官科道京卿。陈伯恭
为履中孙，因其善书画，精楷法，收藏图籍甚富，与爱好
书画的王文治交往甚密，王诗第二首提到了李香君小像，
是其“令叔澂道人”的藏品。所谓“澂道人”即陈履平的
儿子陈濂，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官编修，未馆选时与王文
治同居京师，互为师友；王文治将女儿许配给陈濂的第
三子陈杲（嘉庆六年进士，官编修）。因此，他曾多次到
商丘，在陈府看到过陈于庭（陈贞慧之父）、陈贞慧、侯
朝宗、吴次尾、冒辟疆等诸先民的遗迹。又得以鉴赏到
李香君、薛素素等人的自写小照，留下题诗。据诗中“香
君小像断纨存，扇上桃花若有魂”等句分析，王文治看
到的“李香君自写小照”是画在纨扇上的，应当是陈重
《阅桃花扇传奇》诗注中所提到的画有“香君小像”的那
把扇子。

那么，桃花扇是怎样传到商丘陈家的呢？读余怀的
《板桥杂记》，得知是先传到了侯方域之手。《板桥杂记》
说“香觅人以扇寄生”，是李香君觅人将桃花扇寄给侯方
域的。李香君为什么、又是怎样觅人把桃花扇寄给侯方域
的呢？查史书记载得知，原来侯方域在南京为逃避阉党余
孽的逮捕，离开南京，到扬州去找领导抗清的兵部尚书史
可法；受史可法差遣，到在徐州、商丘一带抗清的总兵高
杰军中做参将；高杰受暗通清兵的许定国所骗，被许定国
骗到睢州杀害。之后许定国引清兵过了黄河。侯方域劝军
中的主要将领整顿兵马抗清，无效，致使抗清的军队一溃
数百里，商丘一带很快沦入清兵之手。侯方域辗转在安徽
境内，正在为去南京还是去扬州举棋不定的时候，和李香
君托的寄扇人邂逅而遇，寄扇人把溅着李香君血迹的桃花
扇和李香君的书信交给了侯方域。从此，桃花扇就由侯方
域保存了。无疑是后来侯方域回归德将桃花扇带到归德，
因为侯方域的女儿是陈家的媳妇，后来传到了陈家。

那么，寄扇人是谁？为什么帮李香君寄扇？又是怎样
帮李香君寄扇的呢？读李香君《在南都后宫仅寄侯公子
书》得知，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别后，李香君“终日以眼泪
洗面”；忽然有消息传来，清兵南进，“地坼天崩，神州忽
报陆沉之痛”；从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

“此数月中，烽烟蔽日，鼙鼓震空”。没想到南都阉党余孽
马士英入阁做了首辅，阉党头子魏忠贤的干儿子阮大铖被
马士英提为兵部官员，他们不事抗清，“而翻三朝之旧
案，党祸重兴；投一网于诸贤，蔓抄殆遍”。而李香君因
为以前却阮大铖托人送的妆奁，与阮大铖产生旧恨，阮大
铖进行报复，李香君“几蹈飞灾”，“所幸（杨）龙友一力
斡旋，方免钦提勘问。”然而阮大铖为了让南明皇帝朱由
崧取乐，选歌妓到宫中排演他作的戏剧《燕子笺》，又逼
李香君进宫“充乐部”，“天子无愁，相臣有度”，李香君

“言之伤心”，于是写信给侯方域诉说自己遭受的迫害与苦
难；正好有李香君的教曲师傅苏昆生的幼弟、侯方域的朋
友说书艺人柳敬亭的远房宗族“共隶梨园之队”，他们怜
悯李香君可怜，行侠仗义，愿帮李香君送信，“慨作黄衫
之客”。李香君“远望中州，神飞左右”，想写信时觉得心
中有千言万语要向侯方域说，而当铺开信纸后，却悲痛得

“竟无一字；回转柔肠，寸寸欲断”。好歹把信写成，托苏
昆生的幼弟、柳敬亭的远房宗族送信时，把桃花扇和一个
香囊“并玉玦金钿各一”也作为附寄。李香君感叹说：

“吁！桃花艳褪，血痕岂化胭脂？豆蔻香销，手泽尚含兰
麝。妾之志固如玉玦，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钿否也？”此
时是“宏光二月”，信文下署：“香君手缄。”由此可见，
侯方域接到的李香君的信和附寄的物品是苏昆生的幼弟、
柳敬亭的远房宗族帮寄的，或者是他们把信和物转给了苏
昆生和柳敬亭，由苏昆生或柳敬亭不远千里，费尽周折送
到侯方域之手的。《李香再致侯朝宗书》中说：“顷者，
苏、柳二老莅止，奉君复书”，证明了这一点。

陈宴生先生说他陈家有俩人拿着桃花扇上北京去献给
了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祖母是他陈家的闺女，有亲戚。
我采访陈舜肃女士时，她也说袁世凯的祖母是他们陈家的
闺女。这在张一民先生著的《〈桃花扇〉真迹考》中也得
到了印证。《〈桃花扇〉真迹考》说，晚晴桐城人张祖翼
撰《清代野记》，在《雁门冯先生纪略》一章中透露出项
城袁保恒曾向同僚出示过桃花扇。文曰：“项城袁文诚
（袁保恒）过临淮，遣人以卷子索勤恪（乔松年）题咏，
乃明季李湘（香）君桃花扇真迹也。扇作聚头式，但余枝
梗而已，血点桃花，久已澌灭，仅余钩廊。后幅长二丈
余，历顺治至同治八朝名人题咏迨遍。勤恪命公（冯志
沂）咏之，公曰，‘言为前人所尽’。但署观款以归之。予
时年尚幼，宝物在前不知玩览，可惜也。侯与袁世为婚
姻，故此卷藏袁氏，今不知存否？”袁保恒为河南项城
人，原为清漕运总督袁甲三（袁世凯的祖父）之子，道光
末年进士；曾随父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参加亳州、怀远
诸役，后从左宗棠镇襄办转饷事宜；历官至内阁学士，户
部、吏部、刑部侍郎。桃花扇何以能到袁保恒手里？张祖
翼说是“侯与袁世为婚姻”故。袁保恒的继母为商丘陈氏
女。在《项城袁氏家集·母德録》中有袁保恒、袁保龄泣
血敬述的《陈太夫人行述》，称：“先继慈姓陈氏，商丘太
学生赠翰林院编修讳囗公女，生长名门，博稽群书，识大
体，明大义。”可惜的是，《行述》中于陈太夫人父讳没有
刊印出来。但依据袁保恒的行年和陈氏子孙的履历，大致
可推测陈太夫人的父亲（也就是袁保恒的继外祖）为陈宗
石的来孙（玄孙的儿子。自身以下的第五代。《尔雅·释
亲》：“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陈坛。陈坛
是清朝道光十五年进士，散馆授编修，任礼科掌印给事
中、福建道御史；其祖陈杲为嘉庆六年进士，其父陈焯为
嘉庆十六年进士；其曾祖即陈濂。陈坛的女儿为父母所钟
爱，一直慎选良匹，待字二十四年才嫁给了袁甲三。有这层
关系，袁保恒才得以将桃花扇真迹拿出来示人，安徽巡抚乔
松年和按察使冯志沂也有幸成为目睹者。张祖翼年幼时曾
随出任安徽巡抚幕的父亲赴皖，并受业于冯志沂，他在冯
的公署住了二年，亦有幸成为旁观者，虽然他不知玩览，
但却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清代野记》才有了这段趣闻。

由此来看，桃花扇是陈家人到北京献给了袁世凯，所
以才得以到袁氏家族人手中的。

张一民先生的《〈桃花扇〉真迹考》还提到：再有号
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曾以笔名“丛碧”在《春游纪
梦》中发表《崔莺莺墓志铭与李香君桃花扇》一文，称：

“余二十余岁时，即闻岳武穆书《出师表》与杨龙友画李
香君之桃花扇，同在项城袁氏家（为袁保恒之嫡支，非袁
世凯之一支）。”后知武穆书《出师表》确在袁氏家，与
《满江红》词皆明人所伪，是以书体近祝允明。桃花扇则
不在袁氏家，仍藏壮悔（指侯方域）后人手，曾持至北
京，故友陶伯铭见之。扇为折叠扇，依血痕点画数笔。扇
正背，清初人题咏无隙地。以紫檀为盒，内白绫装裱。绫
上题亦遍。伯铭极欲购藏，而索价五千，无以应，持去。
再访之，人已不在，扇迄今无消息，恐此二尤物，已均流
入日本矣。如张伯驹所说，桃花扇虽未藏在项城袁氏家，
但曾于袁保恒手上出现过，正因为他曾经向同僚征索过题
咏，社会上才会有桃花扇在项城袁氏家的传闻。但张伯驹
称其“仍藏壮悔后人家”的说法却不够严谨，实际上还是藏
在商丘陈氏家。1986年 5月 5日《中国书画报》发表了赵前
的《张伯驹目睹桃花扇》说：“明末桃花扇，由钱壮悔（陈重次
子陈实铭化名）后人收藏，民国初年曾携北京。”

至此，桃花扇的流落过程已经相当清晰了。它是李香
君被逼进宫“充乐部”时，在南明宫中托人寄给了侯方域
的，侯方域一直保存着，后来回归德，传给了他女儿嫁给
的陈家，之后一直保存在陈氏家族中；再后来陈氏族中有
人到北京献给了袁世凯，因此才得以到袁氏族人手中，后
来又传到了商丘陈家。民国初由陈家人带到北京，不知怎
么在街市上出现，“陶伯铭犹于市上见之”，“伯铭欲购
之，而索值五千金，难以应。其人持去，再访之，已无踪
迹矣。”推测“流入日本矣”。

桃花扇寻迹记
□ 刘秀森

2012年7月18日，永城市被中华诗词学会
授予“中华诗词之市”称号。从此，永城市又
增加了一张“国字号”名片。

十年来，永城市的诗词事业走上了发展快
车道，正可谓：“烂漫诗花绽永城，征途十载
更峥嵘。人民百万新歌唱，吟帜飘飘别样红。”

诗意永城树诗旌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词文化源远流长。永

城是诗的沃土，芒山北峙，浍水南环，沱河居
中，东西横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历史悠
久，人文荟萃，吸引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诗
家词人到永城观光旅游、吟诗作赋。春秋时
期，孔子避雨芒砀山，传道授业，讲经诵诗，
留下圣迹。汉高祖刘邦路过芒砀山，登临山
顶，高吟“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
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曲《大风歌》，震
撼山峦，千古回响。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曾
到过永城，留下了“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之
北又离群”“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的千
古绝唱。回顾历史，从古至今，有多少汉魏名
流、唐宋高贤、明清雅士以及近代文人等，他
们或“一路青青到永城”，或“一路青香过永
城”，都曾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引发感慨，妙笔
生花，留下了或激情豪迈、或婉丽清越的锦词

佳句和华彩诗章。
永城的山山水水都充满浓浓的诗意，永城

的城城乡乡都孕育着绚丽的诗篇。诗意的环
境、诗意的生活、诗意的梦想、诗意的时代，
引发了无数诗人和诗词爱好者传承和光大中华
诗词的梦想。1997年2月，永城市老年诗词研
究会应运而生。2004年，又成立了永城市诗词
楹联学会。2008年7月，河南诗词学会命名永
城市为“诗词之乡”。

然而，永城并没有因此止步，而是向更高
的标准迈进。在永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领导下，诗词组织迅速发展，会员队伍不断
壮大。诗词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农
村、进家庭、进景区“六进”活动扎实推进，
在全市形成了爱诗、学诗、写诗、诵诗的良好

氛围。2012年7月18日，中华诗词学会授予永
城“中华诗词之市”称号。

痴心片片筑诗梦
“芒砀群山舞，永城翰墨香。诗乡多雅

士，携手创辉煌。”诗意的永城、诗意的时代，培
养和造就了许多永城诗人，涌现了一大批诗词
爱好者。现在，永城市已拥有诗词分会 7个、
各级诗社70多个、市级会员600多人、基层诗社
诗词队伍 3600多人。在永城市老年诗词研究
会成立初期，别说国家级会员，就连省级会员也
是空白的。然而，通过多年努力，到 2012年
永城市被命名“中华诗词之市”时，已有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 74人、河南老年诗研会会员 87
人、河南诗词学会会员 41人。十年来，永城
市又有 30多人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省级

会员又增加 60 多人。现有中华诗词会员 99
人、河南诗词学会会员 66人、河南老年诗研
会会员 110人。一个县级市，拥有上百名国家
级会员和如此众多的省级会员，在河南乃至全
国的县、市中都是少有的。

“大地当纸，品德作魂。”2015年，永城市薛
湖镇闫庄村成立永城市第一个农民诗社——圆
梦诗社，社员现在已经发展到 56人。闫庄村还
建设了诗词文化广场，在诗词长廊中，刻有古
人、今人和本村诗人的诗作105首。闫庄村出现
的写诗热，还表现在夫妻写诗、父子写诗、父女写
诗上，最典型的是闫玉堂一家祖孙三代写诗。

2021年 5月，中华诗词学会将薛湖镇闫庄
村和薛湖镇张大庄村同时命名为“中华诗词之
村”。2021年 7月，薛湖镇被中华诗词学会授

予“中华诗词之镇”称号，该镇三顺面粉厂被
命名为“中华诗教示范单位”，薛湖一中被命
名为“中华诗教示范学校”。

十年硕果满诗城
“汉风唐韵贯长虹，十万诗歌唱永城。”被

授予“中华诗词之市”称号十年来，永城市诗
词硕果累累。

十年间，全市诗友在 《中华诗词》《诗
刊》《中华辞赋》《诗词世界》等国家级诗刊上
发表作品近百首，在 《中州诗词》《河岳诗
词》《老人春秋》等省级诗刊和杂志上发表作
品近千首。十年间，有 20多位诗友出版了个
人诗词专著，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150多位诗
友出版了诗集。

诗友们还积极参加各级诗词大赛，并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十年中，永城市组织开展了

“清风杯”“红色旅游杯”“小龙人杯”“气象
杯”“大美薛湖杯”等诗词大赛，培养了队
伍，发现了人才，促进了诗词事业大发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永
城诗词界的仁人志士将自觉把诗词文化建设融
入国家文化战略，坚持文化自信，做好传承和
创新，多写诗、写好诗，记录时代特征，反映
人民心声。

吟 帜 飘 飘 别 样 红
——永城市被授予“中华诗词之市”称号十周年走笔

□ 陈克岭

位于商丘古城内的侯方域故居——壮悔堂。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谈到文旅产品小创意，必须要从故宫说起。如果有
些相同的基因，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再创造，对于
有古城的地方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捷径。

“拿来主义”绝不是简单模仿，更不可抄袭。必须
是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凸显本地元素再创造。否则，
再多的产品都不会有好销路。

先了解一下故宫的文创。故宫在传统文化从简单商
品到创意的过程中，搭建起了自己的文创商业版图和一
个坚守 IP价值与开放互动的产业链。先是“把故宫文
化带回家”为主题的文创设计大赛，此后，“奉旨旅
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等各路萌系路线
产品使 600岁的故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变得年轻。
近几年，故宫不断推出潮品爆款，文创年收入达 15亿
元，有人算了一下，这个数字超过了 1500家A股上市
公司。

当然，有些是没法学的。故宫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
上的影响力，它所拥有的数量巨大的稀世珍品，特别是
有关故宫的皇宫秘闻和名人掌故，别的地方不具备，没
法学，也学不来。这种稀缺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商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具备的稀缺性呢？当然有。
八关斋里的《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碑。该碑是记述唐
朝宋州（今商丘）官吏举行八关斋会来报德所立。碑文
是颜真卿所写，是颜真卿的晚年代表作。原拓颜真卿
残碑，一千多年来一直是童蒙学书的正宗范本，在中
国书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只要学颜体的，几乎所人
有都要临这本帖。可是，学颜体的，又有几人知道此
碑源于商丘？！书法界讲究书学正宗，这个地方实在可
以做些文章。

芒砀山景区文创产品很多，“大汉雄风”微缩版很
有气势，但是，是否可以将《大风歌》和“大汉雄风”
融合起来，让其会动、会唱？如果再加上一些科技元
素，将楚汉河界等大众普遍知晓的历史故事融入其中，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然后再加上独具特色的推介，
估计会很有卖点。

商丘的非遗产品里有很多很有价值的文创产品，譬
如，柘城的九龙杯，还有麦秸画、剪纸、刻瓷、木雕等
等，质量都非常好，但是如何实现卖得更好，这里边非
加创意不可。但是，即使再深化创意，有些产品基于其
自身的局限性，也难有大的发展。在推介这些产品时，
首先要对它的发展前景进行充分研判，否则，会事倍功
半，得不偿失。

在文化创意方面做得好的，要数民权王公庄，其产
品有创意，销售渠道不断创新，农民很有获得感。但
是，在王公庄的发展中，我们不能忽略政府的持续强力
支持。基于知识结构和对产业发展认知的局限性，绝大
多数的农村产品创意都需要政府引导、扶持和支持。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搞大创意几乎很难有持续
的稳定收益，因为，再好的创意也难以经得了模仿的考
验。你今天出个新品，我明天就出来一个和你几乎一模
一样的，产品一泛滥，新鲜感一缺失，市场很快会走下
坡路。譬如，网红玻璃桥，动辄投资数千万元，你一
红，后边跟着来，现在，估计都难赚钱了。

结合地域和文化特色搞小创意，是很好的方向。投
资少，东西小，卖得快，就会成大生意，这也是研发文
旅文创产品应该坚持的。

不可忽视小创意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历史钩沉

7 月 7 日，夏邑县长寿广场老年秧歌队队员在晨练。
该县老年体协定期举办秧歌培训班，让秧歌“扭”进社
区、“扭”进乡村，活跃老年人文化生活，提升老年人幸
福感。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